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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草明的中篇小说 《原动力》 写于
1948年，迄今已经73年。草明根据自己了解
到的新中国的工人阶级的真实故事，写出这部
小说。《原动力》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描写工人阶
级的小说，被誉为新中国工业文学的拓荒之
作。围绕它成书的过程也有着颇具曲折的故事。

1947年2月，时任东北局妇委主任的蔡畅
同志忽然调草明去妇委工作，帮助整理中国妇
女代表团赴法国出席“国际妇女大会”代表的
材料。完成任务后，经蔡畅同意，草明于1947
年5月初，拿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介绍信，到
向往已久的牡丹江电业局的镜泊湖发电厂去体
验生活了。

镜泊湖发电厂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西南端
百余里的崇山峻岭之中。发电厂李书记和宋厂
长向草明介绍了发电厂不同寻常的历史：它曾
经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宣传“大东亚共荣圈”、
实施“以战养战”的历史产物。在牡丹江临近
解放、国民党的接收大员逃跑前，命令工人把
发电的机器都破坏掉，工人邹师傅哄骗敌人，
故意开水闸放水，让厂房结成坚冰从而保护住
了机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经济，恢复生
产，城市的照明和工厂的开工都急需要电力的
支持，牡丹江电业局长何纯渤等人去镜泊湖发
电厂探路， 他们赶到发电厂时，却发现这里的
工人们在宋厂长、邹师傅的带领下，早已经把
厂房、机器都修复整理好了，镜泊湖发电厂成
为东北地区第一个恢复工作的发电厂，为解放
关内地区、为新中国的初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
用!宋厂长还详细地介绍了那位老工人邹师傅当
时是如何带头跳下污水池里捞润滑油，如何带
头清除厂房的坚硬的冰块的事迹。草明找到了
老邹师傅，可是这位50多岁的老邹师傅直截了
当地回答：“事都是大家一起做的呗。”“听说是
你带头说服大家一起干的?”草明急于了解事实
的真相，“咳，哪里用得着说服，大家干就是
了，一干不就把事干完了吗。”草明终于明白：
不用再问了，再问邹师傅也是不会说的。因为

在这位老工人的心里他并没有
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他觉得
什么事情只有大家一起来干才
能解决问题。这也是镜泊湖发
电厂给作家草明上的有关中国
工人阶级伟大胸怀和高尚品格
的第一节大课!而想要了解工
人，必须首先走进工人的日常
生活。草明发现工人们的文化
水平都比较低，她认为新解放

区，特别是处在山沟沟里的交通不便的工厂，
更应该办个学习班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她亲
自来教工人们学习文化。草明的建议立刻得到
了李书记和宋厂长的支持，他们马上就找了一
间屋子做课堂。草明不但讲政治课，而且教工
人识字、写信、作文、算术，还给工人讲长
征、讲延安的故事，每每讲到这些时，全班的
工人们都听得鸦雀无声，还有人感动得直擦眼
泪。一次下课后，草明发现邹师傅曲着腿在课
堂外面的墙根下坐着，草明赶紧扶他起来：“邹
师傅，你怎么不到里面坐？”邹师傅不好意思地
说：“你还收我这个大把岁数的学生吗？”“你说
到哪里去了？你是先生，我才是学生呀！”从此
邹师傅和草明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镜泊湖发电厂处在深山老林，工人们的生活
缺衣少食十分艰苦。于是草明就动员发电厂的
职工家属们学习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种菜、养鸡、喂猪，努力改善生活条件，
工人们的日子也开始越过越红火，他们对新生活
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和劳动热情。而这时的草明
已经跟工人们相处得越发亲近，工人们什么心里
话都愿意跟她说。由于工作需要，到了8月底她
必须回到哈尔滨去，临走时工人们和那些家属们
都再三地叮嘱草明：“您可得再来呀！”草明心里
热乎乎的，她含着泪水向大家挥着手，她已经舍
不得离开镜泊湖发电厂了……

1948年春节过后，东北局宣传部召集了20
余名文艺干部开座谈会。宣传部部长刘芝明同
志说：“欢迎你们满载而归，在农村、前线体验
生活多时，现在到了写出东西的时候了。土改
工作还没有结束，前线还在打仗，全国许多地
区的人民还没有解放，你们把作品写出来，这
不仅对将要解放地区的人民是个借鉴，而且对
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了解当年这段伟大而
又艰辛的历史是一本很好的教科书……”刘芝
明同志当时点了她的将：“草明同志，你准备写
点什么呢?”草明犹豫地说：“我没有搞土改，
也没有参加战争的经验。我只做过工厂的工

作，我写工厂的事行不行?”不料刘芝明同志却
很高兴地笑了：“写工厂的生活与斗争当然可
以，现在正缺写工厂的书呢!”周立波、马加他
们齐声说道：“写吧，写吧，写工厂很好嘛，我
们还想看哩!”在大家一阵阵笑声和鼓励声中，
草明确定了自己在写作上新的奋斗目标。妇委
的蔡畅听后很高兴：“给你三个月的时间，在妇
委写，就在我楼上你住的房间里写吧。没人打
扰你。”

一天晚饭后，蔡畅邀请草明下楼来，原来
是负责全国工会工作的李立三同志来了。蔡大
姐介绍道：“草明现在在这里写作呢。”李立三
同志很好奇，问草明写什么。当他知道草明是
在写镜泊湖发电厂的工人们的英勇事迹后，高
兴地说：“好啊!是该给工人阶级鼓劲的时候
了。工人阶级在工业第一线上正是要出大力、
干大业的时候。作家就是要瞄准这个形势先走
一步嘛!”李立三同志说：“写作限定几个月是
很难的，可是，6月份总工会要召开全国各省
的代表大会，要是有一本反映工人勇于献身工
作，迎接全国胜利解放的书，对工人阶级无疑
是个鼓励。所以我也希望你的书能赶上这个大
会!”草明听了，决心为大会而努力。

不到三个月，草明就把8万多字的书稿写
完了，刘芝明同志请了周立波、马加等几位作
家提意见，草明再进行修改，最后定书名叫
《原动力》。草明请人把书稿送给李立三同志审
阅，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天，李立三同志就把书
稿送回，并且附上一封亲笔信，祝贺草明写得
成功。为了赶时间，经过书店出版部门的多方
努力，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终于在全国
总工会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结束的那一天，带
着还未散尽的油墨芳香，送到与会代表每个人
的手里。代表们轰动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
么快就有了一本描写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书，
而且写的就是他们的劳动生产、搞建设的事!既
感到很亲切，又感到很自豪。上海纱厂的代表
汤桂芬说：“看了这本书，今后上海解放了，我
们做工会工作的就有了榜样了。”

当时刚从香港回国的郭沫若先生，认真地
读完了这部小说。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给
草明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我们拿笔杆
的人，照例是不擅长来写技术部门，尽力回
避。你克服了这种弱点不仅写了，而且写好
了，写了技术部门的文字，恰到好处，以你的
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和婉，把材料所有的
硬性中和了……我庆祝你的成功，庆祝这第一
部写工人作品的成功。”

而茅盾先生更是高兴地做了一番仔细的比
较和研究，他在信中写到“《原动力》拜读过
了，写得很好。特别是因为现在还很少描写工
业及工人生活的作品，所以值得珍视。……我
想我不应该和您绕圈子说客套活。我说，《原动
力》是关于这方面的第一部中篇作品，在今天
是一部好作品，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原
动力》在政治上把握得正确，那是一眼就看得
见的。其次，它写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典型事件，那也是毫无疑问的。”

1950年10月16日，草明前往波兰首都华
沙参加第二届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她的《原动
力》和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均被译成英
文版，这两部作品成为让世界人民了解刚刚诞
生的新中国真实面貌的最新窗口，这两部中国
小说在大会上被各国代表争相购阅的热烈情
景，一时间传为佳话。

《原动力》的问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东北
书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苏北、浙江
等中南各省的新华书店纷纷出版了《原动力》，
香港学林书店把《原动力》改编为《新文艺连
环画》上、下册出版。与此同时《原动力》也
迅速走向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
1953年间，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
捷克、德国、英国、日本、朝鲜等国都翻译成

本国文字出版。
有趣的是，为工人呐喊与宣言的《国际歌》和

《原动力》竟然相辅相成，同时起着激励与教育工
人的作用，从而改变了工厂的生产面貌，这个故
事就发生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这个厂在北京和
平解放后，是由十八九个破烂机械拼凑起来的，
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工厂就发展成为新中国机
床行业第一个铣床龙头大企业。

第一机床厂的宣传干部张锡同志在回忆文
章中提到一件往事：从市总工会的培训班回来
的于万祥师傅，给大家带回来了两件珍贵的纪
念品：一件是《国际歌》，另一件就是草明的书
《原动力》。他说：“这可是本好书哇!至今描写
咱们工人当家做主人搞建设的书，还只有这本
《原动力》是头一份的大书呢。大家要好好学习
人家老孙头（书中主人公孙怀德），当个好样的
主人!”“这是老陕(指毛岸英同志)要点的那种
书。当天傍晚，在集体宿舍就响起了一阵阵的
《国际歌》。待嘹亮的歌声一落，就又响起了
《原动力》的朗读声。仅仅一个多星期，《国际
歌》与《原动力》就把大家的精神状态改变了
模样儿。一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
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
自己……’就扬眉吐气，自豪无比。工人们听
了草明的《原动力》，一咂摸，一回味，草明在
《原动力》中写了旧社会当牛做马的人们成为了
新中国主人，把这种新生活的全部亮丽底色描
绘出来；而且奉献给了新中国的主人们，激励
他们全心全意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
如果说《国际歌》是天下工人阶级呐喊与宣言
的歌，而《原动力》就是中国本土版本的‘牛
马变主人’的一支副歌，因为两者有着一脉相
承的主题与描写对象，这是当年工人们爱听
《原动力》最直接的原因。”

草明曾说过：“小说《原动力》的名字是书要
写完时才定下来的，是根据书中结尾处几个人物
的对话自然而然形成的，意在说明，实践证明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建
设的原动力这样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

就在我们写作此稿之时惊喜地得知，草明
当年深入生活的牡丹江镜泊湖发电厂为了纪念
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专门建立了一个红
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原动力广场，定于
2021年七一前夕的6月18日举办启动仪式，并
同时将演出红色教育舞台剧《原动力》。

一个作家的一部小说在一个企业中，竟然
能有这样重大的政治影响和时代作用，这是今
天我们这些子孙后代们怎么也想不到的！

新中国的工业文学与新中国的工业文学与《《原动力原动力》》
□□田海蓝田海蓝 张思一张思一

草 明

1944年 1月到1947年 1月整整三年的时
间，是阮章竞创作的空白期。

在这之前，他以笔名“洪荒”创作了许多戏
剧，基本是太行山剧团的职务创作，多数由他自
己导演。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保留下来的只有
《未熟的庄稼、糠菜夫妻、比赛》三部。佚失的戏
剧文本中却有《秋风曲》《牧羊儿》两首插曲，在民
间口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被基层文化馆收集进
了民歌集，才重新回到作者手中。

在阮老的太行山时期笔记中，有一本用纸捻
装订的麻纸手稿——《四幕秧歌剧 南王翻身
谣》，写于1946年9月，是他以笔名洪荒写的最
后一个作品。剧本后附曲谱16页，是他用民歌
调为歌剧填写的20首曲子。曲牌名有：闪扁担、
采花、扭扭丝、石片、刚调（有变奏）、西京调（有变
奏）、快板（无谱）、落子、等待、花五更、剪剪花、长
城、马蜂窝（有变奏）、反五更、紧符（有变奏）、种
树收果、死过的人（有变奏）等17种。这部作品
并未排演和发表过，却是阮老转入民歌体创作的
承前启后之作。

说承前，是因为早在1940年，太行山剧团就
排演过阮老创作的四幕歌剧《和尚岭》，剧本灭失
在战争中，插曲《牧羊儿》靠口头流传得存。阮老
在回忆录中说：“从《牧羊儿》中可以窥见我的诗
歌创作的民歌道路，也可以发现我的戏剧创作向
民间学习语言，学习民歌、民词、民谣的痕迹。”

说启后，是自此四个多月后，阮老的民歌体
诗歌、戏剧的创作就进入了高峰期，他也用回了
自己的本名——阮章竞。1947年的创作简单列
表如下：《送别——记豫北某村参军小景》
（1947年2月7日），《圈套——俚歌故事》（1947
年2月），《盼喜报——一个士兵妻子给丈夫的
信》（1947年 3月 28日），《赤叶河》（1947年 9
月），《妇女自由歌》（1949年 8月）。其中，《送
别、盼喜报》都是80行左右的短叙事诗，分别是
母亲送儿参军和军嫂在家鼓励丈夫早日立功的
人物速写；《妇女自由歌》是在赴匈牙利参加世界
青年联欢节的火车上，为文工团演员郭兰英以填
词方式写的一首民歌联唱。而《圈套》则是一
首有十章680多行的长诗，讲述了一个老财设
计陷害年轻农会主席，终未得逞的故事。歌剧
《赤叶河》的首演，是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土地
工作会议上（1947年10月2日—12月26日在武
安县冶陶镇召开）。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12月
28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就组织了《赤叶

河》座谈会。
1948年3-6月，阮老参加了太行区党委组

织的安阳土改工作团，任团委，驻东西积善村进
行土改复查。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记下了八
万字的笔记《乡间纪事（续）》。1949年1月18
日，阮老参加了在涉县东戌村召开的太行区党委
妇女青年工作会和1月30日召开的太行区妇女
临时代表会，也留有笔记。《漳河水》的创作冲动，
就在这时被触发。

纵观阮老民歌体创作期的完整过程，可以看
到文学创作与实际斗争相互缠绕，互为表里的血
肉关系，这也是红色经典的创作源泉。阮老在很
多场合都说过，他只是一个党的“群众工作者”，
让老百姓喜闻乐见，是自己应该时刻重视和钻研
的大问题。前方的文化人，有为战争服务的直接
任务：扩军、征粮、支前甚至更具战略意义的政权
建设，所有的艺术手段，都要调动起来，让作品打
动人心，团结共进以完成这些工作。他要从一个
说中山隆都话的“南蛮子”，修炼成能够熟练运用
方言土语的晋冀豫乡党。他暂时离开文化工作
时，思考过战争结束后的选择：“文化工作是否像
在战争中一部分同志的认识一样——无足轻

重？我也不希望能做什么，能在和实际、底层联
系的地方，如在农村、工厂，做个很简单的工作
（就好）。我仍喜欢以他们的生活来引导他们，其
余的别无他求。”

文学艺术是阮老和他的战友们做群众工作
的工具和武器。他们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的认同和遵循，是从个人体验中来
的，是对领袖高屋建瓴的总结升华的高度认同和
遵循。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活力激情、才华智慧
为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着理想的实现而迸
发出来，收获了未曾刻意追求的文学成就。

《漳河水》一经发表，就以其鲜明的时代氛
围，活脱的民间语言，传神的人物形象，精巧的剪
裁结构打动了广大读者。也获得了茅盾、顾随、
王瑶、谢冕等的激赏肯定。

顾随先生1952年 12月所作的《评点漳河
水》，将其放入了古典诗论的语境之中，就诗歌的
手法、文势、句法、叶韵、遣词、节奏做了评点，并
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张祜的宫词《何满子》、宋
词《望江南》《破阵子》的歇拍句法等进行比较。
对诗中二老怪的描写，顾评说：“一笔一转，总无
平笔”；“插入松笔，文势更紧”；“笔亦踩石成坑
也”。对诗中荷荷苓苓找紫金英谈心的描写，评
点说：“闲闲而起，入情入理。行文如此，真乃乐
事。”……

王瑶先生在他1954年主编的《中国新文学
史稿》中对《送别、圈套、盼喜报、漳河水》和《赤叶
河》都做了评介。

茅盾先生在1960年对《漳河水》做了60多
处眉批，称“作者的诗句有两个特点，一是群众语
言的加工，二是融化成语…特别新鲜。”

2010年，谢冕先生把《漳河水》全文选入了
他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50年代卷》，表示这就
是他向阮章竞先生表达敬意的方式。他评论说：
当第一次文代会召开，诗人们还在礼赞“革命的
狂风骤雨”时，阮章竞先生所表现的革命胜利，已
经是更深刻更深邃的，钻入人心的变革了。他笔
下的长诗展现了革命带来的内在成果：那就是人
的改变，人的命运的改变。在狂风暴雨的同时，
还有温柔的，春雨般滋润的，春风春阳一般温暖
着人心的改变。在诗歌写作当中的这一点，是阮
章竞先生的贡献，包括他的歌剧《赤叶河》也是这
样的一种创作。

在《漳河水》的末尾，阮老题记“1949年3月
26日初稿完于卧虎坡”。涉县文化馆的李亮老

人考证说：“卧虎坡就是东豆庄村，
理由有二。其一，2月初，诗人列席
罢妇女会，重访故地；诗人创作的火
焰一旦点燃，素材一旦得到充实，创
作会立即进行，不会像今天的一些
作者，另找别墅去写诗，更不会把戏
剧部长的工作全部抛开长达 20
天。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东豆庄古
名就叫卧虎村，因位于卧虎山坡而
得名；坡上另一村叫西卧虎。因两
村与相距5华里的武安县重镇阳邑毗连，风水先
生说，阳（羊）邑被两只虎吃着，极为不利，遂仗着
村大势强，硬逼着两个小村改为今名，以便阳
（羊）邑吃住豆庄（参见《涉县地名志》）。极善搜
集民俗民谣的诗人，不会在他的驻地听不到这样
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在太行山东西麓的清漳、浊漳流经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广大群
众和他们的后代，对《漳河水》都怀着美好的情
感。我数次追寻父亲的足迹，在武乡、长治、黎
城、左权等地寻访故地，只要提到《漳河水》，即使
是初次相见，彼此都感到亲情交汇，如久违的老
友一般。

涉县西戌镇是阮老那些民歌体作品的创作
地。2018年秋，西戌镇文化馆的同志邀我参观
村里的太行区文联旧址和父亲的故居。在古老
破旧的院子里，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老房东后代
抱出了一个沉甸甸的旧箱子，打开给我看。箱盖
的内侧平整地裱着检字表，有一格一格的排字
模，仅存的铅字暗黑无光，铁皮箱体锈迹斑斑，只
有检字表还清晰可辨，一切都是革命文化在这个
小山村流逝岁月中的遗痕。走出院门，西戌小学
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在狭窄坑洼的石板巷子里，
用清亮的童声背诵了《漳河水》开头的《漳河小
曲》。这是人民政权胜利后的第几代人了？被人
民记在心里，并且愿意传下去的文学，就这样彰
显出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涉县人热爱家乡之河——清漳河，而阮老的
《漳河水》深刻表现了漳河两岸乡亲的喜怒哀乐，
他们就给了我慷慨热情的接待。县委宣传部一
位副部长专门来陪我去看涉县的红色圣福天
路。路上，他说，县里修了一处《漳河水》诗墙，想
不想去看一看？当然想看，急不可待地想看！

沿途，一个个在阮老的文字中早已熟识的地
名路标，向眼前滑近，又退出视野：偏城——是

1942年5月下旬夏季大扫荡，阮老正患伤寒住
院，奉命编组疏散的出发地。5月25日，在石门
沟东壁，他们的病号小组目睹对面山上总部被
围，敌机轮番轰炸，激战竟夜，左权将军和阮老的
众多战友，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悬钟——1941
年阮老率领的太行山剧团在这个村子里庆祝过
建团三周年，写下过剧团的团歌；悬钟还是1942
年1月太行文化人座谈会的召开地，会议的名称
在父辈的笔记里叫作“对敌文化斗争座谈会”。
下温村——太行区文化单位驻地，阮老在这里写
过《糠菜夫妻》和《柳叶儿青青》等作品……

车子盘上涉县城东的韩王山。未久，一组园
林景观出现在路边，三米多高的石碑上刻着“漳
河水”三个大字。诗园的入口，刻有“卧虎坡”
的青色巨石透出涉县人的自豪。一段与黄土高
原同色的石墙长长地延伸着，镌刻有 《漳河
水》的三部曲：《往日、解放、长青树》，漳河
边上的三个姑娘荷荷、苓苓、紫金英，活在诗
墙上中国气派、乡土气息的诗句里。从诗墙往
山坡下走，崖边凭栏，视野开阔，可以俯瞰丝
带般的清漳河亮晶晶地从宽阔的河谷中流过。
极目远眺，岚雾深处的千山万壑后面，就是
《太行山上》歌声曾经笼罩过的太行山腹地。横
过漳河的，是通向黎城、长治的大道。古称

“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就是此道穿过的关
隘。在这条古老的邯（郸）长（治）大道上，
八路军故战场的纪念碑沿途耸立，响堂铺、东阳
关、神头岭…… 涉县人民将《漳河水》诗墙建造
在这个地方，阮老的诗魂便可盘旋在被他视为红
色故乡的上空，与他的战友们共同祭奠那出生入
死的无悔青春和迸发难收的创作激情。

从《牧羊儿》到《漳河水》，这批民歌体作
品所蕴含的父辈铁血经历以及与根据地人民的
血脉交融之情，使我深深懂得了红色文学经典
的不朽，究竟奠基在哪里。

从从《《牧羊儿牧羊儿》》到到《《漳河水漳河水》》
□□阮援朝阮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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